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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村土地利用显著特征分析→村土地利用问题分析→村土地规划控制引导”为研究思路，通过文献分析法、调研分析法等对村土地利用现状特征进行分析。农村土地利用存在土地利用无序、土地污染问题突出、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交通道路管护机制欠缺和人均建设用地过大等显著性问题。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建议：（1）合理进行指标分解，下达指标控制目标；（2）发挥规划引导作用，优化居民点布局；（3）推进中心村规划与建设，节约集约利用土地；（4）设置垃圾集中点配套用地，完善用地规划和垃圾处置管理；（5）强化规划编制公众参与，尊重地方特色；（6）强化技术应用，提高规划编制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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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issues Analysis on Formulation of Villiage-level Land Use Planning

---Thoughts Based on Village Land U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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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research approach of “analyzing marked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land use→analyzing problems of village land use→Using village-level land planning to control and guide ”, analyz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village land use through methods of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land use in villages were with serious problems of land use disarrangement, prominent problem of land pollution, imperfec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y,  lack of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ystem, and oversized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Suggestions on village-level land use planning formulations are: (1) decomposing indicators reasonably and making known indicator controlling target to lower level administration; (2) giving play to guiding role of planning and optimizing layout of residential areas; (3) advanc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villages to use land economically and intensively; (4) setting up supporting land of refuse points and perfecting management of land use planning and refuse disposal; (5) strengthe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planning formation and respecting local features; (6) enhanc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planning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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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民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新时期“三农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安排，并提出一些重大决策，明确提出推进“多规合一”“加快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2017年，国土资源部公布《关于有序开展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的指导意见》，对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作出进一步指导；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特别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各项政策、战略的出台，使得有序开展村土地利用规划的需求显得愈加迫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亦更具现实意义。

土地利用规划是依据区域土地的历史自然特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区位上合理分配土地资源、组织土地利用，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资源利用前瞻性的规划和安排所采取的综合技术经济措施[1-2]。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是按行政区划划分的“全国、省、市、县、乡”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图1），上级规划与下级规划之间相互衔接、层层控制，各级规划相互影响、相互补充[3]。由于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自上而下的方式编制，最低一级的规划是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涉及村土地利用规划，可见村土地利用规划此前未得到足够重视。而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农村共有村庄264.5万个，村庄现状用地面积14.013万km2，年末实际住宅建筑面积255.2亿m2
，各项数据指标基数庞大，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近年规划施行情况来看，各级规划在科学确定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指导区域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加快编制村土地利用规划成为现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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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村土地利用规划是指在一定时序条件下，以特定村域的土地为对象，以乡级土地利用规划为依据，以一定的自然、社会经济为基础，综合确定村域土地利用问题，建立数据库，制定正式规划文本、图件，以土地利用规划来规范、指导村域土地利用的过程；是对我国现行五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补充与完善，是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的补充和内容分解，是具体的指导性规划，是最基础的规划。此外，由于村级单位中的“社区”与“乡村”在土地利用特征和方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仅限关注村土地利用规划，即住建部统计年鉴所定义的农村范围内的行政村、自然村的土地利用规划，不含城镇范围内的村级组织，如城中村。

2 村土地利用规划研究进展与发展现状

根据我国现行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体系，对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在编制、实施、监管等方面的研究，学术成果丰富，渐成体系，但是关于村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研究起步略晚，研究成果相对不足。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国内就已经出现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实践，当时主要是以实现水土保持及治理为目标，制定规划[4]，具体安排各业用地[5]，各规划实践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当地发展需求，为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参考，但各规划仅在小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只能作为早期的实践参考，并不具备普适作用。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八大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6]，村土地利用规划相关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学者们指出对镇、村进行科学有序的规划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7]，新农村建设土地规划要先行[8]。经查阅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试点研究方面。首先，从试点区域数量和范围上看，在2003年，广东省建设厅在阳东县北惯镇平地村作为试点村，率先开展规划编制实践[9]；2007年试点区域范围扩大，重庆市19个区县41个村，湖南省、浙江省部分农村地区相继开始实施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为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施提供了大量实践基础。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运用实地调研法、定性分析法、经验总结法、最优化技术方法等多种方法在试点区开展调查研究[10-14]，进一步丰富了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相关研究成果。最后，从试点区域的村土地利用编制和实施现状来看，当前试点区域的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充分结合村域实际，融合“多规合一”理念，关注村域“三生”空间布局[15-16]，从优化农村用地结构和布局[17]，强化村庄建设用地管理，严格实施耕地保护、村庄综合整治[18-20]等多方面着手推进，探索了管理一体化土地利用规划思想[21]，强化公众参与[22]，寻求土地利用的最优化模式[23]，实施格局决策和用途决策指导规划编制[24]，通过制定村规民约[16]等多种途径增强规划编制的科学性，提高规划的可实施性，在推动地区发展，促进村域、村貌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实践，从实践经验来看，推行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是编制村级规划，但规划的编制离不开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实际。根据上述文献研究不难发现，我国村土地利用规划存在起步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限等诸多问题，因此相关研究有必要从农村实际出发，适当拓宽研究视野。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村土地利用特征，总结村土地利用现状问题，明确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关键性问题，以期为规划编制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3 村级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土地利用规划是对于特定区域范围未来土地利用的计划和安排，既有区域有限性的特点，受区域内土地的自然、历史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又具有计划的超前性特点，是对将来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安排，通过综合技术经济措施，以优化土地利用为目标，科学安排和实施土地利用。在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有这样的认识，村土地利用规划应当首先结合农村实际，明晰现状条件下土地利用中的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规范、引导土地利用主体开展土地利用的行为。现行农村土地利用问题因地区而异，问题繁多，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土地利用无序

农村地区土地利用无序首先体现在农村各类用地布局分散上面。我国素来有农业大国之称，拥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历史。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耕地面积134.9万km2，建设用地面积39.1万km2，2016年全国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不足耕地面积的30%
，而我国现行土地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些特有国情背景之下，一方面，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大量分散到农户手上，农户承包经营的农地位置分散；另一方面，农户通常以承包经营的土地为中心，以就近原则选择居民点，导致农村居民点多呈点状分散布局，影响土地利用的整体性。从用地现状来看，农村土地利用主要集中在农用地和居民点用地上，交通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等其他用地占比较小，而农村地广人稀的现状使得土地利用管控力度有限，难以保证严格按照现有县级和乡级土地利用规划安排各类用地。这些问题可以体现在居民大量向中心村镇集聚，新村落规模扩张，大量占用耕地，同时原有宅基地的闲置浪费，晒谷场等农业配套用地闲置，坟葬用地等特殊用地管理机制严重匮乏等方面。

 3.2 土地污染问题突出

农村土地作为居民生产、生活活动的载体，除了近乎全盘承受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排放物外，还面临着承受乡镇企业污染物排放、城镇地区污染物转移而来的风险，这些客观因素使农村地区土地污染问题渐显。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林地、草地、其他未利用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0.0%、10.4%、11.4%，而耕地的为19.4%
，相比而言耕地污染程度明显高于前三者；同时，耕地主要污染物包括镉、镍、铜等8种化学要素，而其他类型土地一般只含其中的3~4种。还有研究提到，受乡镇企业污染的耕地有1.87万km2[25]。综合来看，农村地区土地污染源多样，且受污染的土地面积基数较大，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过程中均存在破坏土壤的行为。例如在土地耕作过程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和塑料薄膜等导致土壤盐碱化和荒漠化严重；乡镇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有限，为降低运作成本，对于生产废弃物采取少处理或不处理的措施，未经处理的生产垃圾成为新的土地污染源。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垃圾也是重要的污染源之一，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在乡（镇）等居民点集中的村镇或有配置垃圾集中处置点，主要是通过直接焚烧或填埋方式处置集中点的垃圾；在零散村庄、自然村几乎没有配置专门生活垃圾集中点，导致一方面居民点垃圾集中处理难度大，另一方面垃圾自然降解效率低，土地污染加剧。

3.3 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

从数量上看，至2016年末全国有68.7%的行政村实现了集中供水，而仅有20%的行政村可以处理生活污水
，由此可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普及率仍然不足。这是因为公共服务设施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其投入受限。从质量上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过程中“重供不重需”，未能以其服务对象——农民为出发点，导致与服务主体需求脱节，加上村镇地区地广人稀、居民点布局分散的特殊空间格局，致使配套公共设施的服务空间和使用率、管护效率有限；同时，闲置的设施由于缺乏日常管护，易出现使用寿命变短、功能衰减、设施损坏等问题。故而从量上看，村级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且覆盖率偏低；从质上看，村公共服务设施重供不重需，设施使用率和管护率尚有欠缺。

3.4 交通道路管护机制欠缺

国家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至2016年末全国农村地区公路交通总里程达到396万km，乡镇和建制村的公路覆盖率分别高达99.99%、99.94%
，全国绝大多数乡镇和建制村都通了公路，建设成效显著。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发展、推动城乡建设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推进农村公路、农用公路的建设，加强路网管护必不可少，但农村地区交通道路在规划管理和保护方面仍存在问题：第一，没有遵循路网整体规划布局、系统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农村道路建设的发展规划中发展战略观不足，没有明确的建设目标，整体协调性不强，导致部分农村地区道路网整理规划布局杂乱无章，道路维护难度系数大；部分违规建设、低质建设更是导致各类投入未能有效利用，造成资源浪费。第二，农村道路建设中，道路宽度、质量标准不一；交通标志、标线缺失或者不明显；道路建设后，少有地区严格按验收程序进行工程验收，导致问题工程的建设缺陷发现晚、交通隐患大等问题；道路维护管理资金不足和管理人员缺位问题也普遍存在。

3.5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过大

住建部数据显示，至2015年底，全国村域实有住宅建筑面积255.2亿m2，人均面积33.4m2
；还有研究表明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地区不同，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强度不同[26]。农村居民认知水平有限，土地利用忧患意识薄弱，为获取交通区位优势，趋于选择弃置旧宅、沿路新建住房；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居民多占宅基地的主观意愿较强，自主退出意愿相对不足；基层管理部门管理力度、对违建问题的处罚力度有限，未批先建、少批多建问题时有发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在工作地购置新房，农村住房多闲置甚至废弃；规范的宅基地退出机制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难以自主、合法退出宅基地。种种现象表明，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过大，土地浪费问题显著。

4 政策建议
农村土地是开展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物质载体和基础，而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地区最常见的基层组织形式，是村土地利用规划的行为落实者。因此，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应围绕“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目标，完善农村土地利用和管制机制，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外，我国已有较系统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但村土地利用规划未纳入传统体系内，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根据“多规合一”的要求，应形成“一张蓝图，一本规划”，这对于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要求将更加严格；根据我国农村地区地广人稀、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等现状，规划编制面临的挑战异常严峻。基于以上认识，结合现有技术、经济条件，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4.1 合理进行指标分解，下达指标控制目标

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有序发展的基础是科学合理地配置村土地用规划指标。根据我国现行规划体系，土地利用指标由上级下达下级，层层分解。村土地利用规划具有较强的严肃性，绝不是“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以村庄规模、发展条件、村民意愿为基础，结合各村实际需求，由县级政府统筹，乡（镇）级政府指导，村级组织落实，分解和落实用地指标。
严格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按照统一标准制定图件、表格数据，获取土地权属类别、土地现状用途等基础资料，作为村级单位规划编制的先决条件，结合乡级土地利用规划落实用地指标，充分贯彻“多规合一”理念，系统开展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要认识到，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指导村域土地利用和村域发展的规范文件，还是乡级土地利用规划内容的一部分。村土地利用规划受乡级土地利用规划指导，在规划发展方向、用地安排、指标衔接方面，必须严格保持一致，如此才能保证村土地利用规划与乡级土地利用规划的“合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在村土地利用中，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因此，在规划编制中，应着重落实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指标，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限制建设用地指标；其他指标可由县、乡级政府统筹，按县、乡级规划机动分配。例如，城镇工矿用地指标可分解到县级，由县级政府统筹，按需分配；宅基地指标可分配到乡（镇）级，自主分配，同时要受上级部门监管；基本农田及耕地保护指标可分解到村级，由村集体组织自行分配落实，自主监管。

4.2 发挥规划引导作用，优化居民点布局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民生活、生产、居住的载体，其布局受社会、经济、生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规划编制的目的之一是引导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布局有序，实现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大散居，小聚居”的布局形态，极大削弱了有限的建设投入能力，严重制约新农村发展；农村居民大量外迁，向城镇、村镇、公路附近集中，传统村庄集聚形态或有削弱、瓦解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引导村庄有序重组，科学控制居民点用地布局，势在必行。

具体可按以下思路执行：根据各地实际，设立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凡超出指标的用地申请不予批准；严格审批宅基地用地申请，对已超出标准的农户，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按超标面积，引导居民对未利用耕地进行整理；鼓励居民对场院用地进行修整和维护，实现场院用地的使用和观赏的双重价值，改善人居环境；建立健全宅基地退出、监督机制，积极引导闲置、重复建设的宅基地有序合理退出；同时，由于农民自主退宅还地的可能性不大，各级政府和组织应发挥引导和宣传作用，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户予以适当引导和劝说，鼓励退出，对于特殊情况，可依法强制退出；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居民点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以信息系统为依托，进行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评价，指导居民点布局。

4.3 推进中心村规划与建设，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中心村的建设是现代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支撑和基础条件，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选择，有利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目标，是实现土地有效利用的重要模式；中心村的建设有利于“空心村”问题的整治，将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实现农村居民点的有序布局，最大化遵循边际成本递减规律[27]。按照改善农村地区居民生态、生产、生活的目标，推进中心村规划与建设，科学配置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推进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中心村规划应坚持科学选址与规模控制双管齐下，综合控制。新农村建设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居民生计问题，只有能有效促进生产、改善农村居民人居环境、为生活提供便利，才能提升居民对中心村规划和建设的支持力度，引导居民向中心村集聚。具体而言，首先应加大投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但是各项建设应以农民确有需求为前提，不能机械照搬城镇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标准，避免设施闲置，投入无效等问题。其次，乡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将影响到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点的集中是影响农村居民出行的重要原因[28]，故而中心村选址必须保障居民的村中心可达性和耕作可达性。再次，应完善中心村管理机制，鼓励村民自治。例如，对于水利灌溉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可尝试引导居民自主管理，自主监督，并适当予以经济报酬，以此有效节省设施因管护不当而产生的不必要的维护费用；可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鼓励闲置地有效退出，与此同时，居民向中心村集聚后，需注重原有村落空心化后闲置地的处置。

4.4 设置垃圾集中点配套用地，完善用地规划和垃圾处置管理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工作，使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永久性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完美衔接，同时要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要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加强监管，管控污染排放，加大执法力度，制定治理方案，使农村地区土地污染问题得到正确对待。由于农村地区较城镇地区而言，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土地污染治理问题涉及地域范围广、难度系数大、情况复杂多变，实现有效治理还需从污染问题的源头着手，配合完善污染源处理机制、提升污染治理水平，以防止土地污染问题陷入“污染物排放——治理难——污染物再排放——治理更难”的困境。具体而言，在地方政府方面，可探索推行污染问责机制，鼓励调查、发现污染源头问题，制定应对策略。在乡镇企业方面，除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和要求处置生产废料及其他排放物外，还需通过强化政府、群众多方监督，组织开展企业绿色、环保生产教育宣传等手段，引导企业绿色生产；对已查明的污染排放物超标的企业，可通过法律、政策手段，严肃处置。在自然村等地区，着力探索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式，建立垃圾分类管理制度，比如设置垃圾分类处置试点。对农村居民要加强环保宣传，鼓励村民参与环境保护计划，增强村民环保意识。
4.5 强化规划编制公众参与，尊重地方特色

公众参与主要是在整个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而不仅是事后参与。强化公众参与可体现在参与范围扩大、参与人员增加上，目的在于通过公众的互动与反馈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规划编制要尊重村民意愿，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把村民的意愿放在首位，维护村民在规划编制中的基本权利，使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在规划编制中得到充分实现。村民参与规划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规划编制之前，要深入调查居民的生活及居住现状，了解农民对村庄布局、土地复垦、发展方向等方面的意愿；规划编制之时，土地利用规划的结构、布局应适当考虑到农民实际，提供就地安置、集中安排或其它安置措施等多种安置方式，供农民灵活选择；规划编制之后，应该及时开展听证、论证并公示，加强公众监督，使村土地利用规划真正做到遵从民愿。最后，应建立长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如建立网络意见反馈平台等。

村民参与型的土地利用规划模式的构建，不仅有利于保障居民的知情权，提升居民对规划的认同感，避免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与问题，而且适当赋予居民参与权，有利于让村民群体参与到农村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充分体现农民意愿，使农村土地利用规划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地方特色[29]。

4.6 强化技术应用，提高规划编制效率和科学性

“3S”技术以其强大的空间技术优势，如数据采集和处理、空间数据库、空间数据管理和分析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农业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生态恢复布局、新农村布局等方面的空间定位和定量分析中。农村地区具有土地面积大、地域分布广、居民点布局散的特征，传统人工测量、记录、统计方法耗时费力，事倍功半。引入“3S”技术，获取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利用RS和GIS等软件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解释、分析和判读；通过“3S”技术来分析农村土地利用现状，及时准确地发现农村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隐患与问题，合理引导和监控，提高规划编制效率及科学性，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农村地区实际为落脚点，解析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的关键性问题，发现村土地利用存在土地利用无序、土地污染严重、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交通道路管护机制欠缺和人均建设用地过大等显著性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务必在规划编制上下功夫，注重从用地指标分解、控制居民点布局、推进中心村规划与建设、配置垃圾集中点配套用地、鼓励公众参与及强化技术应用等方面去谋划，切实保障规划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5.2 研究展望

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目前正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其编制和实施是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范、引导农村地区生态可持续的土地利用的基础。对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仍待继续深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有待扩展。本文重点研究了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相关的关键性问题，但是对于规划编制中涉及的不同比例尺数据衔接问题、村土地利用规划赋予法律地位问题、编制主体单位和编制经费及编制审批权限问题等具体领域的研究，期望在后期研究中逐步加强。

参考文献
[1]王万茂.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1.

[2]严金明.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理论、方法、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9.

[3]陈荣蓉,叶公强,杨朝现.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3):32-36.

[4]西北黄河工程局绥德水土保持工作推广站联合工作组.绥德吴家畔村土地利用规划[J]. 新黄河,1955(12):35-52.

[5]鄒承熙.关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几点意见[J].土壤,1961(1):23-24.

[6]徐忠国,华元春,倪永华.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技术探索：以浙江省为例[J].上海国土资源,2014,35(1):55-59，63.

[7]李潇潇,李毓和.基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来自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报告[J].江苏城市规划,2006(4):35-36.

[8]胡能灿.新农村建设土地规划要先行[J].西部资源,2006(4):27.

[9]蔡穗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探索：以广东省阳东县北惯镇平地村规划为例[J].经济地理,2006(4):619-623.

[10]胡长明,张孝成.重庆市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实践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12):59-62.

[11]石永明,邱道持,骆东奇.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建设研究[J].农机化研究,2011,33(7):14-17.

[12]刘艺,段建南,刘艳霓,等.基于最优技术的村级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探讨[J].国土资源导刊,2014,11(10):5-8.

[13]沈费伟,刘祖云.乡村复兴视阈下村民参与型土地利用规划模式研究：以浙北D村为例[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6):82-92.

[14]宋榕潮.新形势下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研究[J].广东土地科学,2017,16(3):33-36.

[15]郭美骅,郝润梅.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内容探索研究：以和林格尔县台格斗村为例[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7,30(11):61-66.

[16]童菊儿,李倩,王倩.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思路与实践：以浙江省安吉县南北湖村为例[J].中国土地,2017(9):4-7

[17]邓炜.浅议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N].中国国土资源报,2008-01-25(06).

[18]宋雁,曾宪川.生态文明示范村规划探索与实践：以梅州市大埔县漳西村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2007(2):89-92.

[19]吴佳丽,李红军.村土地利用规划的技术与方法：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J].中国土地,2017(9):12-15.

[20]重庆市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技术研究课题组.经济欠发达地区村土地利用规划研究：以重庆市为例[J].中国土地,2017(9):8-11.

[21]田水松,郑财贵,叶公强.论管理一体化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以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双溪村土地利用规划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08(10):504-508.

[22]李雅兰.美国土地利用规划的公众参与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2(2):56-59.

[23]谢炳庚,曾晓妹.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衡南县廖田镇为例[J].经济地理,2010(10):1700-1705.

[24]王永啟,叶公强,杨朝现,等.村土地利用规划流程原理分析：结合重庆地区实践[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1,28(5):86-90.

[25]王静,林春野,陈瑜琦,等. 中国村镇耕地污染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2012, 26(2): 25-30，43.

[26]夏敏,林庶民,郭贯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7个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4):728-737.

[27]崔许锋,蒋月华.新型乡村社区中心村空间最优布局研究[J].江汉学术, 2014, 33(6):105-109.

[28]尹凌,李满春,陶冶.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农村居民出行可达性的影响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6(1): 62-66.

[29]李建龙,师学义,祝宇成.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公众参与系统的优化[J].湖北农业科学, 2015, 54(9): 2293-2296.
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按行政区划








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详细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专项规划








按等级层次





中期土地利用规划








长期土地利用规划








年度土地利用规划








按规划期限








自然区土地利用规划








行政区土地利用规划








经济区土地利用规划








跨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按区域性质








土地利用设计





土地利用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实施





按规划深度











�收稿日期：2017-12-10；修回日期：2018-01-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不同市场发育程度调节作用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研究”（16YJC790012）；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013）


作者简介：叶丽丽（1992—），女,湖北省安陆市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管理。


� 数据来源于住建部《2015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于《2016年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结果》。


�数据来源于环境保护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数据来源于住建部《2016年城乡建设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于交通运输部《2017年第八次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数据来源于住建部《2015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





2

